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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七回  桂侶佺奮拳打鬼　林之孝大笑歸神

　　話說探春在樓上，黑暗中出其不意被人抱住，一驚非小，不覺大叫：「哎呀！」只聽見兩人哈哈大笑。周大奶奶們趕忙上前細

看，原來是夢玉、梅春兩個笑做一團。荊姨娘道：「仔嗎你們躲在這兒駭人？若是在樓梯上，不駭的都栽下去？你兩個小祖宗真會

鬧事！」探春道：「你摸我一個心跳到嗓子眼兒上，這是何苦呢！」夢玉笑道：「我給姐姐揉揉，你明日也駭我一磨兒，出姐姐的

氣。」夢玉說著，給探春在胸口上揉了幾揉。探春在他手上掐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怎麼天生你這樣討嫌東西！你兩個到底在這裡幹什

麼？」夢玉道：「緒哥同桂兄弟要四姐姐的神弩，不知他藏在那兒，同魁兄弟怎麼央及總不開門。　　剛要走下樓去，聽見姐姐來

了，我又折上樓來，剛才駭了姐姐一跳。姐姐，你別動惱，我給你打兩下出出氣。」說著，將頭睡在探春懷裡。探春將手摸著他臉

道：「誰惱你！駭死了我這苦命姐姐，要你償命。」拉著手道：「等著同我下去。」周大奶奶忙去叫門，裡面嫂子們開門笑道：

「我幾回要開門，都叫姑娘們攔住。不是姑奶奶來，再別想著開門。」夢玉也不聽說話，先進房去，見珍珠姐妹四個看牌，笑道：

「聽著咱們央及，裝不聽見。我摸摸你們腸子是鐵的，是肉的？」說著抱住珍珠，向脅下亂抓。珍珠笑作一團，不能喘氣。梅魁同

芙蓉鬧成一堆。蟾珠、友梅趕忙躲在探春同兩姨娘背後。周大奶奶兩處去拉，姐妹幾個笑的要死，彼此坐下喘息。珍珠道：

　　「你怎麼好好的又鬧到這兒來？這是那一股子的勁兒？」夢玉道：「誰叫你們躲在這裡，到底是個什麼緣故？」芙蓉道：

　　「咱們愛住那兒，就住那兒。不用你管，真是扯臊！」探春笑道：「咱們忘了正經話，盡聽你們混鬧。」隨將老太太同大太太

吩咐的話說了一遍。並說寶釵十姐妹還未上來，老太太十分惦記。夢玉道：「那天我原要同去，叫老太太罵了一頓。倒讓海姐姐們

攏共攏兒都去，任他們性兒不知逛到幾時。

　　可憐我兩個月不是探姐姐管我，竟像是沒有主兒的遊魂。」荊姨娘笑道：「再隔三天，又添了四個主兒。」夢玉道：「我也不

下樓去，隨姐姐妹妹嫌我也好，罵我也好，在這兒住幾天，同下樓去。」說著，就在珍珠、蟾珠兩姐妹炕上躺下。

　　陶姨娘笑道：「新姑爺鬧新姑娘的房，從來沒有的新樣兒。」珍珠對梅春道：「好兄弟！咱們兩個下棋，別跟著他討嫌。」梅

春搖頭道：「誰愛下棋，我怪困的慌，要靠著探姐姐打個盹兒。」探春道：「我要坐會子才去，讓你躺罷。」梅春就在芙蓉、友梅

牀上倒身而睡。周大奶奶先下樓去。陶、荊兩姨娘同探春聽蟾珠、芙蓉說那年在榮府幫珍姐姐們收拾行李，晚間失賊的故事一段，

彼此贊歎不已。

　　夢玉、梅春俱已睡熟，姐妹們正在暢談，見祝府杏貴姑娘走上樓來，笑道：「姨娘同姑娘們好舒服！下面熱鬧了個使不得。」

探春道：「今日有個什麼熱鬧，本家的那幾位太太、奶奶們常來常往，誰有工夫去接去送的，只可聽其自便。」杏貴道：「本家來

的一會兒自然不少。這會兒有一件天大喜事，連四位姑娘都該下去道喜才是。」探春道：「是誰家有天大喜事？」杏貴道：「就是

賈太太宅裡。」探春搖頭道：「太太這裡只有寶玉回來，是一件天大喜事。除了這一條兒，斷沒有大喜。

　　如果真是寶兄弟回來，實在是太太同寶姐姐的天大喜事。」珍珠連聲問道：「真個寶二爺回來嗎？他是和尚打扮，還是在家一

樣？這會兒見了太太，不知問起我沒有？咳！這是何苦來呢！」

　　探春道：「去來皆有定數，如果回來亦斷不是當年的寶玉。」杏貴笑道：「實在並沒有寶二爺回來。因朝廷垂念開國功臣，將

榮國公爵賞給了蘭大爺。這會兒節度衙門送了公爺的冠帶來，說是明日五鼓在萬壽宮宣旨謝恩。你想江姑娘現成一位公太太，這不

是天上掉下來的大喜？」

　　探春點頭歎道：「一個公爵幾乎被赦大老爺們糟掉，這會兒蒙朝廷恩典賞給咱們二房，真是天大喜事！姐妹們都該同去道喜才

是。」陶、荊兩姨娘將夢玉、梅春搖醒，各人飲了一盞香茶，姑娘們送上熱水擦臉。珍珠姐妹也趕著更衣淨手，勻粉掠鬢，換過衣

裙，一同下樓來至上房，只見無數人兒正在道喜。

　　王夫人見探春、珍珠們進來，笑著道：「家門冷落多年，不想又有今日，你們給大嫂子道個喜罷。」探春們先給太太道喜，又

給李宮裁道喜，蘭大奶奶過去給眾位姑娘們道喜。

　　夢玉、梅春隨著眾人拜完之後，往巧姑娘屋裡來找桂堂。

　　丫頭說同柳大爺剛才出去。轉身出院遇著馮佩金道：「他哥兒兩個找不著你們，各帶彈弓，騎馬去逛。說是你們要去，趕忙到

教場東沿兒老爺廟裡會面，遲了不能多等。」夢玉點頭，同梅春忙出垂花門，又遇著惜春回來道喜。夢玉見惜春姐姐打扮的像月宮

仙子一樣，姐弟們站著說幾句客話。兩人看著姐姐進垂花門，忙往外飛跑，迎面遇見賈蘭，穿著國公冠帶徐行緩步而來。夢玉笑

道：「大爺！我瞧著你週身上下都不舒服。」賈蘭笑道：「這是上朝的冠帶，若不拘早晚盡著穿在身上，不成了一幅天官圖，像個

什麼樣兒呢？」夢玉道：「咱們去逛會子再來。」賈蘭道：「早些回來，別叫奶奶們惦著。」兄弟點頭，知道廳堂上處處有人，耽

擱工夫，竟走夾道出去。

　　走不多路，見幾乘大轎進來，原來是石夫人、鄭太太、鞠太太同著竺太太到周則古家去逛了回來。夢玉、梅春跟著轎子，到垂

花門伺候下轎，對石夫人們道：「同兄弟去回拜兩客。」

　　石夫人道：「天已不早，趕著回來，別在外面耽擱。」鄭太太道：「周老太太這幾天不見你哥兒們去，很惦著。明日偷個空兒

去瞧瞧。」夢玉們答應，瞧著太太們進了垂花門，也不及同姑娘、嫂子們說話，轉身就跑。來到茶廳，都是祝、賈兩府家人、小子

坐在那裡聽差說話，瞧見一齊站起，問道：「兩位大爺往那裡去？」

　　原來王夫人待夢玉就如寶玉一樣，連梅春亦如親子。吩咐內外人等不許提姓，只稱玉大爺、魁大爺。大小家人聽其指使。

　　賈、祝兩家不分彼此，都是家裡一樣。夢玉見家人們來問，對福兒們道：「馬棚下備現成的牲口拉幾個出來，我要去找桂大爺

們。快些！別耽擱工夫。」眾小子答應，立刻去拉了五個牲口出來，說道：「備現成的只有五個。」夢玉、梅春各上牲口，拿派三

個小子同去。老家人趙亮、周瑞道：「天已快黑，大爺們找著了固然回來，就是找不著也趕著回來，別叫太太們惦記著。地方寬

大，一會兒難找。」夢玉們隨口答應，飛馬出門而去。

　　主僕五人縱馬往教場裡來。小子成兒道：「大爺，這教場有什麼逛頭兒？演武廳面前昨日還決了兩個囚犯，一會兒遇著鬼，那

是不當玩的。」夢玉道：「我要到東沿兒老爺廟裡去找桂大爺同柳大爺。」成兒道：「東沿兒那廟裡，盡是人家寄著的靈樞。桂大

爺們又不去上墳，在那兒幹什麼？」梅春道：「不管在不在，咱們去瞧。」三個小子不敢多說，放開馬走了一會，離廟不遠，見那

古樹枯枝上數不盡的烏鴉、老鸛，奪枝爭宿。梅春用鞭梢指道：「你看那樹枝上掛著那個風箏，忽飛忽落，真是一幅天然圖畫。」

夢玉道：「那棵老樹彎在半天，真所謂長空之蟲帶蟲東。」

　　弟兄兩個一路說笑，已到廟門。此時還是正月天氣，轉眼日已沉西，晚風刺骨。喜兒道：「廟門並無牲口，桂大爺們一定回

去，咱們也轉去吧。」夢玉們下了牲口，走進廟門。見大殿關閉，院子裡幾棵大樹罩的陰風瑟瑟。和尚另住一院，絕無人聲。

　　主僕轉過大殿後身，四面俱是停靈之所。破門爛槅，有關有閉。階砌上零落紙錢，時住時動。慶兒忽然叫道：「那西屋裡站著

個堂客，瞅著咱們笑呢。」喜兒嚇了一跳，對著慶兒啐道：「什麼堂客？想是你媽來叫你。」夢玉弟兄不覺大笑，往西邊來，要看

那個什麼堂客。離那屋相去不遠，慶兒叫道：

　　「站著！別往前走。那堂客瞅著咱們笑呢！」夢玉、梅春站住，定睛細看，那破屋裡一陣冷風撲面吹來，透入心骨。主僕們毛

發皆豎，站不住腳，轉身就走。誰知裡面跳出一個僵屍，趕來追人，主僕五個往外飛跑。梅春落後，跑的又慢，與僵屍相去不遠。

　　正十分危急，不期外面轉進兩人，那在前的人眼快，早已看見，迎上前去讓過梅春，口裡叫道：「不用害怕！」道言未了，僵



屍已到面前。那人飛起一腳，只聽」噗嗵」一響，將個僵屍踢到。原來那兩個不是別人，就是桂、柳兩位大爺。弟兄們站住哈哈大

笑。桂堂道：「我同緒哥坐在這廟門口，打了一會雀兒。又到廟後山上逛了好大一會，剛才瞧著你們過來，咱們趕忙來找。誰知你

們被鬼攆了出來，這樣東西，只要打倒，不能再起。若是越跑，越追的利害。」

　　柳緒道：「咱們瞧瞧是個什麼僵屍。」這會兒彼此膽壯，俱蹲在地下細看，是個女僵屍。臉似石灰，兩耳直豎；齒白如丁，上

下尖利；耳輪下茸茸白毛；發披於背，十分難看。夢玉道：「這僵屍，生前不是平等人家的婦女。你看兩耳上帶著珠環，身上衣裙

款樣俱極精細。」喜兒道：「這一雙腳，同周婉貞姑娘的一樣大。那天當堂將周姑娘的一隻腳，發給交他父親領去。還有周姑娘兩

塊肉，周大叔領了肉，自家拿去埋葬。叫我將鞋送去交給周大嬸子，那只鞋剛放在我手心中間。我剛才量這兩隻腳，同周姑娘的一

樣大。」成兒道：「不是他們的腳小，實在是你的手長的像熊掌一樣，又寬又大。連我的鞋放在你手裡，也只好一半。」慶兒道：

「你若愛這雙腳小，你背他回去做老婆，就是不可看他的嘴臉。」喜兒笑道：「你別說，這堂客生前一定長的不錯。你看他身材衣

履，定是個很體面的俊人兒。他若活了回來，我一定背他去作老婆。」成兒笑道：

　　「若是他活了轉來，再輪不著你。不如你趕忙倒做了僵屍去湊他，這最好穩妥當。」

　　桂堂們不覺哈哈大笑。只聽見有人問道：「爺們蹲在地下笑什麼？」眾人抬頭見是本廟和尚，叫他來看。和尚低頭駭了一跳。

問道：「怎麼一個奶奶們睡在地下？」夢玉道：「正要問你這是那兒來的？」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廟裡連個奶奶們的影兒也沒

有見過。剛才看馬的到我院裡來點火吃煙，說爺們在這兒。我過來知會，這後院子，自從前年有位官兒將個愛妾的靈樞寄在後屋

裡，不知怎麼成了僵屍，被他害過多少後生，甚不安靜。我們到下午就關上院門，不過這邊。恐爺們不知，到後院裡遇著他怪不好

的。他活著是那位老爺的愛妾，死了是咱們廟裡的嫌鬼。」桂堂指道：「這就是你說的嫌鬼。」將剛才打倒的話對和尚說知。夢玉

道：「你去叫幾個工人來，仍舊將他抬入靈樞。他身上衣服首飾一點不許偷去，捆住兩腳，再不能出來作怪。」命喜兒交四兩銀給

和尚，除了工錢，餘作香燭之費。兄弟們交代已畢，轉身回去。夢玉歎道：「僵屍！我有一詩奉贈。」念道：

　　金屋當年一阿嬌，我今乍對亦魂銷。勞卿著意空相逐，留贈寒鴉伴寂寥。

　　和尚送至廟門，弟兄們再三囑咐幾句。這會兒上下十人，離廟不遠，回望晚煙中，頗覺有陰慘之氣。

　　夢玉道：「今日之游甚為有益。」柳緒道：「我同侶大爺出兵時候，見過多少死人，像這樣兒從來沒有瞧見。」桂堂道：

　　「只要膽壯力足，不拘什麼妖魔鬼怪，只當玩意。我原先怕鬼怕賊，忽然膽壯，膂力一天長似一天，端著百十斤的東西就像是

二三斤的玩意。我各自各兒也說不出這個理來。聽說鬆大爺家的壽大哥膂力本事超群出眾。」夢玉道：「去年冬間，鬆大叔差人來

送禮，壽大哥寄了一副好鞍革產，一口寶劍，還有你前日瞧見的那張弓，一壺箭。書子上說：有文事，必有武備。

　　騎馬試劍斷不可少，他有二十親隨小子俱是精勇強壯，壽大哥每日早晚領著他們演習一回武藝，件件精熟。鬆大叔很喜歡。

　　就是彩姐姐時常多病，因此壽大哥寸步不能離開，不然定要差他來瞧老太太。」柳緒道：「幾時得壽大爺見個面兒，真是三生

之幸。」

　　梅春道：「聚散自有定數。我倒想起一件事。咱們幾家小子七八十個不止，攏共攏兒挑三四十個，交給侶大爺學習武藝，咱們

也跟著演習，豈不是件妙事！」喜兒接口道：「奴才頭一個要學武藝。那天聽見老太太有恩典，說將裡面年分深、年紀大、出力很

好的姑娘，賞給外面勤謹勞苦出力的小子。叫查、槐兩老人家秉公據實開單。奴才名字開在第四，將來老太太恩典，一准要賞老

婆。這會兒不趕著學些武藝，等著老婆變了僵屍，我就對著他小肚子兒給他一腳。」梅春失聲一笑，往後一仰栽下馬來。眾人齊下

牲口，趕忙扶起。梅春還不住聲大笑，說道：「我明日對老太太說，偏不要賞喜兒的老婆。好好的人，願他變僵屍。」夢玉們一齊

好笑，騎上馬緩轡回家。已是上燈時候，請過晚安，各去歇息。夢玉在探春一房安歇。

　　次日，賈蘭到萬壽宮接旨謝恩，承襲公爵，隨往大小各衙門拜會敘談。回到家中，在敦本堂擺設坐位，請王夫人受禮。

　　桂夫人們齊說：「姐姐是祖太夫人，應該受賀。」王夫人穿著一品誥命公服，坐在居中，受賈蘭拜了四拜。隨請母親受禮，李

宮裁先給太太磕頭，又給王家舅母、薛家姨媽、桂夫人諸位嬸子、姨兒告罪，這才坐著受拜。蘭大爺的公太太也給太太、婆婆磕過

頭。

　　接著，林之孝老夫妻上來磕頭，說道：「奴才十二歲伺候榮公，今年八十四歲，眼見蘭哥兒已是四代。又見公爵叫咱們二房得

了過來，奴才實在樂極。」說著哈哈大笑，誰知有年紀人過於喜歡，氣接不上，不覺大笑而死。林大奶奶急的大喊大叫。王夫人

道：「不用著急，這是氣轉不過來，扶他坐在圈椅上，抬回家去。趕著用人參、老姜煎汁，灌下去要緊。」眾家人答應，趕忙扶的

扶，抬的抬，林大奶奶一路叫了回去。王夫人吩咐璉二奶奶，包四兩人參差人送去給他煎汁。婆媳們不勝歎息。諸位太太們等這事

完畢，挨次道喜，直鬧了一天。到晚上垂花門來回，林之孝業已去世。林大奶奶領著兒子、媳婦，在門外磕頭謝恩。王夫人們不勝

傷感，命璉二奶奶賞他二百兩銀料理喪事。

　　次日，賈蘭祀祖，祭祠堂，拜本家。諸事未了，接著是珍珠們出嫁，夢玉贅姻。若不是探春同祝府的姨娘、姑娘、薛寶書、馮

佩金等分司其事，將一個平兒真要忙死。這是賈、祝兩家不分彼此的好處。

　　此時，公府又是一番氣象。各大小衙門夫人、命婦都來看新人道喜。梅姑太太們將四位新人妝扮的如天仙一樣。只有這位玉大

爺，拜過幾磨兒堂，瞧著很不要緊，站在紅氈上，聽鼓樂奏過三次，不見新人們出來，他有些發煩，揀直往裡就跑。

　　柳緒忙止住道：「今日不比往常，你跑進去幹什麼？你聽，正哭著呢。」夢玉剛要進去，只見梅春出來笑道：「真是野事，四

姐姐同友妹妹抱住太太哭的傷心；蟾姐姐拉著三舅母哭個不住。只有蓉姑娘一個人坐著淌眼淚，我說四姐姐們淚出慟腸，哭的有

因，你這眼淚出的才沒有溜兒。依我說姐姐不出嫁，別耽擱妹子。你竟先去拜完了堂，各人乾各人的罷，倒白耽擱工夫。蓉姑娘抓

著我，在頸脖子上使勁的一口，不是我跑的快，橫豎要咬下一塊肉來。這不是野事嗎？」柳緒笑道：「咱們一會兒鬧房，你再報

仇。」兄弟們正在說笑，見桂堂同著親眷家的二三十位小兄弟們一齊出來道：「姑娘們實在討嫌，哭兩聲兒就算了，盡著哭叫人怪

煩的。不虧梅大姑姑幾句話，今日再別想拜堂。」

　　只見內外鼓樂齊聲響奏，四位新人已至華堂，男女親眷看如山積。夢玉趁空兒跑到上房，見王夫人、金夫人兩姐妹並坐談心，

他走到金夫人身前，倒身睡下，將頭枕在王夫人膝上，口裡說道：「叫我站了好大工夫，總不出來。這會兒也叫他們站會子，等我

睡一覺，再去拜堂。」兩位夫人不覺好笑，王夫人道：「好兒子，四姐姐們各有心事，自然要哭。姑娘們一定的道理，辭別父母，

總要哭兩聲。誰像你小子們簡絕呢。」金夫人道：「蟾妹妹老實可憐，你多疼顧些兒他，諸事總要瞧著我。」夢玉連聲答應。

　　聽見外面請姑爺拜堂，王夫人道：「好兒子，咱們送你去，瞧你拜堂。」夢玉道：「我恨極了，總得要睡一覺才去。」兩位夫

人正在無法，見薛寶書進來拉著夢玉道：「好兄弟，別耽擱吉時，咱們盡候你拜完堂，就料理內外酒席。你瞧這一程子誰忙的還有

點空兒，巴不了完了一件是一件。好兄弟，快同我去罷！」兩位夫人亦再三吩咐，夢玉笑著同去拜堂，見諸位長輩俱在等候。除新

人們所站之地外，盡是男女親眷，比上幾磨拜堂做親又加幾倍體面熱鬧。

　　拜完之後，到上房中屋裡吃合巹杯，坐歸房筵宴。完畢之後，四起細樂送新人各歸洞房。男女大小親友各處鬧房，將個夢玉你

搶我奪，鬧的身不由己。從來沒有見這樣做新郎的熱鬧有趣。四處洞房俱擺著酒果，不多一會，將新郎鬧的大醉如泥。

　　眾嫂子、姑娘們扶他到珍姑娘新房裡來。那三處洞房，請幾位千金小姐陪伴同宿。

　　夢玉在珍珠屋裡，一覺直睡到紅日三竿方醒。見珍珠早已梳洗完畢，坐在炕沿上問道：「你何曾吃過這些酒，昨晚上那裡像個

人樣兒！」夢玉道：「姐姐你怎麼又標緻了些？」珍珠道：「姑娘家開了臉，總要換個樣兒。昨晚上你睡了覺，魁兄弟們直鬧了一

夜，誰還合個眼兒。你今日少要吃酒，等過兩天再到我屋裡來說話。我要上去請安，你也就起來。」夢玉點頭答應，看珍珠出房去

後，趕著起來，梳洗換衣，也忙到各處請安。是晚與蟾珠成了花燭；次日芙蓉；末了兒才是友梅成親。



　　一連四日，無日不醉。

　　桂夫人知家裡無人，老太太們惦記，趕忙做過五朝，同梅姑太太先回家去，留石夫人們在此等著一同回來。

　　賈府中又是公爺請客，又是姑爺喜酒，每日開宴，賓客不斷。這日正在內外演戲，垂花門來回：「寶二奶奶同各位奶奶到了。

」王夫人們聽見，就像得了一件什麼寶貝，眼巴巴望著。

　　不一會兒寶釵、寶月同海珠們一齊進來，挨次請安道喜。寶月同柳太太母子、寶書這一見面，悲喜交集，彼此親熱非凡。夢

玉、珍珠眾姐妹團拜道喜，又俱同寶釵團拜。李宮裁婆媳彼此拜完，賈蘭進來磕頭。海珠們見禮之後，寶釵對賈蘭道：「爺爺親臨

矢石，汗馬功勞，掙下這個公爵。今蒙朝廷恩典賞給後人，正要你仰體祖宗未酬之志，報答國恩；並非叫你榮其身家，徒吃俸祿而

已。自此以後竭力存心報國，無負國恩祖志為要。」

　　賈蘭連聲答應，王夫人見他訓姪有方，十分歡喜。寶釵將璉二哥給太太請安道喜，並致意諸位嫂子、姨兒，並勉勵姑爺說話，

略說幾句：「因璉二哥領著多逛了一會，誰知人間已過三月」。各位太太無不贊歎。

　　海珠姐妹同著寶釵，將各親眷們不拘大小盡皆見過，內中只有柳太太婆媳四人，說不盡那番感激親熱情景，正是多年離別相見

依依。柳太太們說了一會關切想念說話，寶釵同寶月、寶書、佩金、海珠們眾姐妹都到珍珠屋裡來。珍珠獨自一人向寶釵另行拜

謝，友梅亦趕忙跪下，未曾開口，不覺紛紛落淚。

　　寶釵將他們扶起，笑道：「你們拜我之意，心事不同，很可不必。我此時身不成仙，心已得道。若是當年兒女情腸，見珍姑娘

洞房花燭，我豈能尚在人間？此時與海珠妹妹們都在蓮花境上矣。況珍姑娘猶非他人可比，其中滋味不過如此。既已成人，一生之

事已了，不必再往情障中自取墮落。」海珠們將大元鏡照見本來之事細說一遍，坐中人皆恍然大悟。珍珠道：「姐姐想我心事，我

若深於兒女情腸，豈肯在金山寺勇於一跳？又何曾想到今日母恩姐德出於再造，從此以後，不過了結前緣而已。」

　　寶釵點頭道：「很是。」隨取石子遞與珍珠道：「此係幻虛仙奉贈，服之可以壯其膽智。」珍珠接在手內，望空拜謝，吞入腹

中。眾姐妹彼此敘談，十分合意。

　　珍珠從此將兒女情腸丟在一邊，每日與馮佩金、薛寶書眾姐妹靜心練習武藝。將沙中得的鐵戟送了桂堂，並傳他孫夫人教的那

幾路神戟使法。寶釵亦將幻虛宮細話稟知太太，王夫人知其就裡，十分安慰。薛姨太太就著熱鬧，給寶月、柳緒也完結了親事。寶

釵住過五天，不敢耽擱，帶著珍珠、芙蓉、秋瑞、汝湘、紫簫、薛寶書、馮佩金幾人先回鎮江。其餘等著滿月同太太們一並同來。

祝筠見喜事業已完結，帶著荊、朱兩姨娘，並有執事的姑娘先分了一半回去，親眷們亦紛紛起身。

　　一路上寶釵同姐妹們細講兵法。這日正在黃天蕩，陡遇大風，浪如山立。船家著忙，趕著搶入港口。寶釵指道：「且到此間避

風。」不知此是何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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